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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烈庆祝上海师大建校60周年

——兼述校图书馆的前30年

张  辉
六十年前的1954年正好也是甲午马年，在龙华西郊区被当地人称为“雷击区”的地方（因这里地势较高），建筑上海师院（原称上海师专）的新校园。它三面环水，这三条河流都是水上主要的运输要道。从徐家汇教堂绕过土山湾，它弯弯曲曲经过一段段柏油路、石子路和煤渣路，到桂林公园（时称黄家花园）已无路可走，沿着河边的泥土小道往南约三四百米，一幢教学大楼、一幢行政办公楼、一幢图书馆，三座建筑形成“品”字状。校门开在北边，这就是我们的校园，我们的家。当时一切都很简陋，竹篱笆的围墙、大草棚搭成的阅览室，风风雨雨六十年，说易也易，花开花落，月圆月缺，时光从来是无情的。说难则难，经历六十个春秋的跋涉，早已改换了竹篱笆，拆除了大草棚，建成一幢幢钢筋水泥拔地而起的现代化教学大楼。园内绿树成荫，四季花开，土不见天，鸟语花香，花园式的美丽校园，多次被评为全国文明单位。

奉贤校区更是面孔翻新。鲜红的尖尖的塔顶，整洁有序的教学区和生活区，清澈的月光湖，垂柳依依的河岸，在照相机的镜头里，就像一幅美丽精致的油画。从千人的学校发展成今天四万人的高等学府，怎么能叫人不喜欢，不赞叹，不值得庆贺和感慨。

我作为年届耄耋的师大一员，曾长期在图书馆从事采编工作。建馆初期，我们用的分类法是张照主编的《中国人民大学图书分类法》（简称“人大法”），而且都是手工操作。书进馆分编后要刻蜡纸，要油印卡片，从新书进馆到进入目录箱，没有十天半个月是很难与读者见面的。当时要请教研室主任或系主任来看新书，哪些是急需的做个记号先编。经过一段时间后，发现“人大分类法”有许多缺点。日益发展的新生事物和各种机器、机械的“标准”以及计算机、人才学等等，已无法改进。只好临时讨论，增加子目或上位类。六十年代初，国家出版了统一的《中国图书馆分类法》，为了资源共享，我们当然要采用。当时流传着一种说法：复旦藏书120万，华师大藏书100万，上师大藏书80万。这就面临着一个大问题，上万的图书改书号是个不小的工程。我们采取了上午编新书，下午改旧书，这样进行了一年多才完成。而且图书是上层建筑，意识形态总是落后于现实。这就存在一个“分类法”常改常变的大问题。现在的图书馆大不同了。都是计算机电脑化，工作既轻松又科学，不像前30年要不断为书库饱和而苦恼。早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初，上海图书馆与新华书店合作购书带卡，减轻了图书分编工作的压力。现在又使用载体小容量大的光盘，不但设施现代化，更是管理也科学化了。

记得前几年我看过一本美国人写的《第三次浪潮》，作者在书中预言：21世纪是个情报爆炸的时代，他真的言中了。

伟大的政治家邓小平的政治生涯中曾有三上三下，我们师大的历史中又何尝没有三起三落、分分合合、拼拼拆拆。社会永远是前进的，长江后浪推前浪，一代新人胜旧人。现在图书馆为学校的教学和科研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

在建校一个甲子之时，10月16日这个光辉的日子就要到来了，我衷心祝愿我们的学校越办越好、越办越强。在党的十八大精神指引下，在校党委的严格要求下，欢迎广大的青年学子投奔我们这所“厚德、博学、求是、笃行”的高等学府，让我们一起为祖国的伟大复兴共同来追梦。

2014年9月22日

漕河泾港，水何时清

——兼谈调查研究的方法
徐学渔
我们学校分东西两部，中间相隔一条路和一条港，脏乱不堪。特别是在夏天，港水像个臭水浜，臭气扑面而来。久闻政府欲加以整治，要把这条臭水浜，整治得两岸绿树成荫，鸟语花香，潺潺清澈的流水，鱼虾在水中嬉荡。但最近几年来，树是种了不少，草皮也铺上了，鲜花也按四季更换。但是这条河浜水，清了复浑，浊了又臭。据《徐汇报》刊载：政府已投入了近千万元资金，但仍未彻底解决问题，这是为什么呢？
我猛然想起，几年前曾去拜访：我们过去下放在梅陇公社劳动时，有两位青年助教与当地一对农民姊妹结婚，现在究竟如何了？去后，在与他们谈话中，他们曾说：“现在我们农民，都住上了新工房；但是房间的布局，不适合我们的生活习惯，我们都把卫生间和会客室对调使用。”我脱口而出，问了一句：“那排粪管道怎么解决呢？”他们说：“用不着重新安排，粪便管道只要与雨水管道相连接，把它排放到河浜里去，我们这里都是这样的。”你想每天有大量粪便排入河水中，这河水能搞得清吗？
是否现在还是这样？要解决这问题，还得从调查研究入手。首先不要肯定河水治不好，就是由于上述原因？那是好几年前的事了，现在粪便还是这样排放吗？那么,首先就要访问现在的治水部门，他们是如何治水的，是否已注意到我讲的上述问题。那些住新工房的农民，到底有几家还在不按规定排放粪便？农民是最讲实惠的，管理部门为什么不采取一方面正面教育；另一方面从清水经费中拨出一小部分，作为污水管道改造经费呢？但是这一切都是假设，最后还得深入到实际中去调查证实，也有可能会否定自己原来的这些设想。这样去做，就可以避免犯主观主义的错误。
我在市委组织部工作时，曾听郑部长对我们这些联络员说：“你们调查情况，要深入到基层去，倾听各方面多种多样的意见，再看看基层组织是如何处理的？结果又是如何呢？中央、市委的决策是否正确，在基层最容易反映出来。你们的调查报告，若只写中央怎么说、市委怎么讲，这些我难道不知道？还要派你们这些人下去干什么？”
如何调查研究，是一门科学，也反映出一个人的人生观与对工作的责任感。有一种人带着有色眼光下去，只抓一些符合自己要求的材料，来充实自己的报告内容，仅仅是为了说明自己原来的观点是正确的，这有什么意思呢？更有甚者，还有些人先摸清领导思想，下去后专门拣符合领导口味的材料写，甚至伪造材料，讨好领导，达到个人往上爬的目的，真是危害非浅。还有一种人, 他们不调查, 不研究，对上只阿谀奉承,风吹两面倒，完全按得势的领导观点与需要去收拾、甚至去迫供材料或轻信伪造的材料。还夸耀自己从小参加革命，一贯听党的话，只是骄傲了一点。你想这种人能办得出好事吗？
在调查研究时，用辨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的观点,深入实际，要排除一切私心杂念,只唯实不唯上，才能写出有质量，经得起历史检验的报告，用于指导工作。但是要做到这一点谈何容易，特别是对待有些犯有官僚主义错误或私心杂念多的领导，就要被诬为“不听党的话”，冒着被撤职、不重用、调离要害部门工作等等的处理。更严重的是：若将来遇到什么政治运动，你就是对象，什么“右倾”、“右派”、“反革命边缘”，甚至是“现行反革命份子”等等。最后被处以留职戴帽还算大幸、有的甚至被判处劳动教养、极个别人还被枪决。这也不是危言耸听，而是已被历史证明了的事实。历史是最公正的，其实这些人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真正的共产党人，他们自始至终，高举马克思、恩格斯唯物论的伟大红旗，才是最听党话的人。这样的人多了，就可以避免再发生类似“文化大革命”的悲剧。
想到这里，感觉背部有人轻轻的拍了我一下，回头一看，原来是老伴，她说：“天已黑了，还不回去吃晚饭？一个人呆呆地站在桥上干什么？”我逐渐回过神来，是呀！该回家了，再望望这条滚滚北去的港水，在微风的吹拂下，像鱼鳞般的小波浪，轻轻的与石岸相碰，发出有节奏而轻微的叭叭声，好像在说：“港水后浪拥前浪，清水自有后来人，你何必担忧呢？你们这些老头、老太，辛苦了一辈子，若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岁月里，受了些委屈,只要问心无愧，都可以安心、幸福的安度晚年了。 历史已翻过这任重的一页，不要再去想它了。祝你们健康长寿！”。
有幸见到毛主席
韩祥林

记得1956年1月8日，公安学院上海分院临时接到一份通知，要求处级以上干部，在晚饭后，赶到南京西路友谊电影院开会，会议内容未讲。
公安学院上海分院是一所专为全国培养治安和政保两专业科级以上干部的公安教学单位。它的编制属于中央公安部，日常党、政工作由公安部委托上海市公安局管理，那时我在分院担任治安教研室副主任。
当我们按通知到达友谊电影院时，影院的室外停车场已停满了无数客车，气氛相当异常。电影院内亦已座无虚席，济济一堂。市公安局的警卫处长王济普和市公安局长黄赤波在影院内外进进出出，相当忙碌。影院内暖气亦调得相当高。一些进场的同志都在窃窃私议：今晚毛主席要和我们一起观看演出。大家都很兴奋地静待毛主席的到来。

过了一个时辰，影院内的灯光，骤然大放光照，只见谭震林等一些领导同志从影院中间通道步入会场，大家起立鼓掌。谭边走边笑着摇手示意说：“大家不要起立欢迎，毛主席还在后面。”之后片刻，毛主席即在上海市委书记柯庆施等同志陪同下，缓步进入会场。此时全场起立，热烈鼓掌，待毛主席等走到前排坐定后，演出随即开始。节目演完后，就让毛主席等先行退席。全场再次起立，并涌向影院中间走道两旁，向毛主席热烈鼓掌欢送。随后大家再陆续退出会场。

这是我第一次近距离的见到伟大领袖毛主席。
第二次近距离的见到毛主席亦在1956年。那年下半年已记不得具体日期了。苏联领导人伏罗希洛夫访华，毛主席自前去迎接，北京群众夹道欢迎，那时我在北京中国国际旅行社总社工作，我也参加在天安门前的欢迎队伍之中。当毛主席陪同伏罗希洛夫乘着敞篷汽车，在欢迎队伍面前缓缓驶过时，群众报以热烈掌声。这次近距离的见到毛主席，就步入第一次那样印象深刻。
1956至1957年间，逢到“五一劳动节”和“十一国庆节”，北京就要组织群众游行等庆祝活动。因我在北京工作，有幸能站在天安门前的观礼台上观礼。毛主席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则登上天安门城楼检阅群众游行队伍。我从观礼台上抬头眺望城楼上的毛主席，则因相距较远，只能看到模糊的印象了。
回想我本是一名贫苦的青年学生，在那中华民族生死存亡之际，正是读了毛主席的《论持久战》等宏文，才使我懂得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我把抗战的胜利和民族的复兴寄托在共产党身上，我自己也毅然加入了党。在党的领导下，全国人民取得了抗战的胜利和解放战争的胜利，建立了新中国。历史已将毛主席的理论和远见变成了现实，因此，我对毛主席怀有崇高的景仰。我是一名工作在基层的普通党员，能够近距离的见到我所景仰的伟大领袖，该有多么荣幸！一生能有一、二次，已是不虚此生了。
2014年10月22日
悲愤的生日
郑裕硕

不久前，我家为刚入大学的外孙女的20岁生日，举行了一次聚会。在一派欢乐、祥和的气氛中，祝酒、分生日蛋糕，听着“祝你生日快乐”的歌声，看着子女们幸福的笑脸，不禁想起自己在青少年时代度过的悲愤、苦难的生日，心潮澎湃，感慨万千。
88年前的9月18日，是我的出生日。这本是个普通的日子，但由于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从我开始懂事的5岁起，我的生日就变成了全中国人既悲痛、又愤怒的“国难日”、“国耻日”。1931年的9月18日，日本侵略者为了实现其蓄谋已久的灭亡中国计划，偷袭我国东北军，侵占了我国东北近百万平方公里的领土，三千万同胞沦为亡国奴，这就是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第二年，又发生了日军进攻上海的“一·二八事变”，向中国步步紧逼。当时的国民政府在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的指示下，步步退让，屈辱妥协。国破家亡的严重危机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极大义愤，抗日救亡的浪潮高涨。当时的形势，在我幼小的心灵中栽下了爱国的幼苗。有两件事我至今还记得很清楚：一是英雄司机胡阿毛的故事：胡阿毛是上海的一名汽车司机，“一·二八事变”后，被日军抓取强迫他为日军运军火。他为了阻止日军用车上的武器屠杀中国同胞，在持枪敌人的押解下，开着一卡车军火连同4名日本兵冲进了黄浦江，与敌人同归于尽。胡阿毛舍身抗日的事迹当时广为传播，成为我心目中的英雄。二是我10岁生日时，亲友送给我一列小火车模型作礼物，小火车很逼真，一开发条就会在圆形的小轨道上疾驰，我十分喜爱。可是很快我发现火车头下面有“大日本制造”几个字，立即怒火中烧，把它狠狠地砸在地上，踩得稀烂，还在路边挖了个坑，埋葬了残骸，还加了一张纸条，写上“小日本之墓”五个字，以解心头之恨。这个行为虽然幼稚，但却反映了当时中国人的民心、民气。
5岁以后，我的童年、少年和青年前期，都是在抗日的烽火中度过的。那时候，我只知道为了不当亡国奴，必须抵抗侵略，抗日是关系全体中国人生死存亡的头等大事，根本没有想过高高兴兴过生日，更别提和国耻、国难同一天的生日了。我11岁时（1937年）日本侵略者又接连发动了“七七事变”和“八一三事变”，大举入侵中国。全国人民忍无可忍，奋起抗战，开始了长达八年的全面抗日战争。当时敌强我弱，准备又不足，大批手无寸铁的平民不愿做亡国奴，只能逃往后方。1937年8月初，我家也和千百万难民一样，颠沛流离，历经艰辛，从南京逃回故乡浙江，再逃到湖北最后逃到重庆。在重庆，我度过了小学高年级、初中和高中阶段的七年。这一时期，我最难忘的是1938年的“9.18”。当时我在重庆培英小学上五年级。开学不久，老师为了纪念“9.18”国耻日，组织大家唱抗日救亡歌曲。其中有一首名叫《松花江上》（流亡三部曲之一），至今我仍能背出它的歌词：
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那里有森林煤矿，

还有那满山遍野的大豆高粱。
我的家在东北

 HYPERLINK "http://www.baidu.com/s?wd=%E6%9D%BE%E8%8A%B1%E6%B1%9F%E4%B8%8A&hl_tag=textlink&tn=SE_hldp01350_v6v6zkg6" \t "_blank" 松花江上，那里有我的同胞，
还有那衰老的爹娘。
“九·一八”，“九·一八”！从那个悲惨的时候，
脱离了我的家乡，抛弃那无尽的宝藏，
流浪！流浪！整日价在关内流浪！
哪年哪月，才能够回到我那可爱的故乡？
爹娘啊，爹娘啊！什么时候才能欢聚在一堂？
我们全班同学中，有许多是从沦陷区逃难出来的孩子，唱歌时想起了家乡和亲人，触动感情，哭了起来。起初是几个同学的哭泣，很快就发展成为全班同学的嚎啕大哭。连本地的同学也哭得泪人儿似的。老师也激动得边流泪边劝说：“同学们，别哭了”。但根本阻止不了一片痛哭声。最后，老师引导大家高呼“打回老家去！”、“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在悲痛的哭声和激愤的口号声中结束了这次难忘的活动，我也在悲愤中度过了12岁的生日。
在抗日战争期间，我经历了近200次日本飞机的轰炸，至少有3次死里逃生。其中，1939年重庆大轰炸的血腥场景，我至今记忆犹新。当时日寇妄图摧毁中国人民的抗战意志，出动大批飞机不断对我后方进行狂轰滥炸。作为战时陪都的重庆，成了日军集中轰炸的首要目标。1939年5月3日、4日两天里，日军出动数十架轰炸机，在人口密集、大批房屋都是竹木结构的重庆市区投下大量炸弹和燃烧弹，全城变成一片火海，死伤五千多人。
当时，我家住在重庆七星岗附近的一个山坡上，只见四周烈火冲天，浓烟滚滚，满耳都是房屋燃烧、倒坍的爆裂声，以及人们的呼救声、哭号声，空气中充满了焦臭气和血腥味。大火延烧过来，我们连夜逃生。沿途经过之处，大量被炸死、烧焦的尸体横在路上，我曾被血淋淋、焦黑的尸体绊倒过好几次。回想起那地狱般的惨状，仿佛就在昨天。
残暴的屠杀，吓不倒中国人民，只能激起更强烈的反抗。我也和亿万中国人一样，抗战到底的意志更坚定了。在抗日战争中，我经受了血与火的洗礼，培育了爱国主义精神；在抗日战争中，我接受了《新华日报》等进步书刊及进步人士的宣传、介绍，对坚决抗日的中国共产党、八路军、新四军有了好感，开始倾向进步，为后来跟共产党走、投身革命播下了种子。
回顾在抗日战争中度过的青少年时期苦难的生日和经历，我更深切地感受到一个简单的真理：国家、国家，有国才能安家。只有国家强大了，每个公民的家庭幸福才能有保障。抚今思昔，我更感到今天的和平幸福的宝贵和来之不易。
今天，中国正在和平崛起，“9.18”的悲剧不会重演了，但血泪的历史我们决不能忘记。这几年来，以安培晋三为代表的日本右翼势力不顾中国人民的强烈抗议，否认侵略历史，还修改和平宪法、解禁集体自卫权和武器出口三原则，妄图重整军备、复活军国主义，重现昔日侵略中国的“辉煌”历史，在东海、南海不断对我国挑衅，我们必须高度警惕。我们不仅要珍惜今天来之不易的和平、幸福，更要有保卫和平幸福的思想、决心和力量。“生于忧患，死于安乐”，是我们老一辈人经历苦难、忧患活下来了，今天最可怕、最危险的不是敌人的挑衅和威胁，而是我们自己沉溺在太平、安乐之中，忘记了过去惨痛的历史。“一个忘记过去的民族是没有未来的。”这句名言，值得我们，特别是年轻的一代人记取和深思。
应给汉献帝记一功
——读史札记之三
吴世常
汉献帝刘协初平四年（公元193年）九月间，在京城长安传唱着这样的歌谣：“头发皓然，食不充粮。裹衣蹇裳，当还故乡。圣上愍念，悉用补郎。舍是布衣，被缎玄黄。”其大意是：一些老年儒生，头发雪白，饿着肚皮，正在包扎衣物，就要回到乡下去。贤明的皇帝怜悯他们，都给封了个候补官员的头衔。他们立即脱下了粗布衣裳，换上彩丝缝制的官装，从此摆脱了窘困命运，过上了安乐的晚年时光。
据南朝宋范晔《后汉书》卷九《献帝纪》第九《注》云：初平四年九月，朝廷举办了一场选拔人才的考试，应试者四十多人，成绩优等的“赐位郎中”，次第的给派个“太子舍人”，没被录取的就要离京回到乡下去了。刘协了解情况后，随即下了一道情见乎辞的诏书：“孔子叹学之不讲，不讲则所识日忘。今耆儒（旧）年逾六十，去离本土，营求粮资，不得专业，结童入学，白首空归，长委农野，永绝荣望，朕甚愍焉，其依科罢者，听为太子舍人。”此诏一出，落选老儒感激涕零，传扬四海，一时成为佳话，因而长安城中传唱着本文开头所引的那首歌谣。
刘协只活了53岁（公元181-234年），而他在位的30年（公元190-220年）中，名为东汉王朝的末代皇帝，实乃董卓、曹操把持朝政的傀儡，汉刘王朝已经名存实亡了。这就注定着刘协没有大的作为，也不可能有大的作为的。然而就是这位有虚位而无实权的“窝囊天子”，却在即位不到五年的时间里，做出了这桩惊动朝廷、名扬后世的绝好美事，既开创了封建帝王关怀老年知识分子的先例，又树立了最高统治者愍念弱势群体的典范。
读史至此，心情难以平静。近些年来，看到不少为焚书坑儒的秦始皇论功摆好的文章，也读过一些历史兴文字狱的清代帝王们著书立传的大作，而对做了实事好事的汉献帝，却惜墨如金，只字不提。这算公平吗？要论历史公平的话，应该给汉献帝记上一功的。
两度开花朱顶红
袁识先

我在家中一直种着朱顶红，对它的养植护理我已颇有经验。通过不断的分株，我已得到八棵朱顶红。今年有五棵开了花，其中两棵开了八朵，花形似喇叭，红彤彤的，非常艳丽。

听人说朱顶红又名“百子莲”，我猜想之所以叫百子，是因为它的每一朵花，都会结出近百粒种子，故称百子。但为何又叫“莲”，实在令人费解，无论从叶子到花形，它都丝毫没有莲花的影子。如若从叶形上看，倒是颇有些兰花的味道。最近，我外孙女从网上查来了朱顶红的一些资料，我才知道原来朱顶红的另一个别名叫“百子兰”。这就对了。其实植物学的许多命名都来自植物的形态，比如三色堇啦，美人蕉啦，鸢尾草啦等等，都是因形命名的。朱顶红因其叶似兰花而名曰“百子兰”，既形象又贴切，我很喜欢。
根据我以往的经验，朱顶红开过之后就要把花梗剪掉，这样就可以将营养充实滋养根茎，以利于再次开花。可被剪了梗的朱顶红，竟有一棵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又长出一枝花梗来。没过多久，这细细的花梗上居然又开出三朵美丽的花朵来。这盆奇异的朱顶红打破了一年花开两次，一次春、一次冬的规律，竟然在一个月内两度开放。这次我没有急于剪去它的花梗，它已经花开两度了，我总不能指望它一年里会再度重开吧，随它长去好了。
可有一日我却发现，在兰花似的叶丛中，朱顶红竟然结出了它的果实，只有一颗，深绿圆润，像一个精心打磨过的玉珠。慢慢地它又变成黄绿色，最后变得银白，似棉桃色。完全成熟后，它的背部裂开来，露出里面的籽种，它们是褐色的，像密集地叠放在一起的老榆钱儿子。颗颗轻盈带翅，若遇轻风便可乘风而去，播洒出新的生命。
花开两度的朱顶红，以它弱小生命的执着与顽强，引起了我内心的感动，任你一个生命，哪怕再卑微弱小，都应当受到敬重和珍惜。

一个雨后的清晨，我将朱顶红的籽种播洒在我的绿花园中。我盼望着能看到它们从土壤里冒出嫩绿的新芽，看到它们枝繁叶茂，看到它们热烈的花朵绽开在我生意盎然的绿花园中。它们将不再被随意剪切，它们将按照自己的意志自由地生长。
2014年8月20日
十岁的孩子懂得爱
赵兴华

我国云南、贵州少数民族地区，有一种风俗习惯，如果患牙疼病，从来不看医生，而是请新结婚的新娘摸一下就会好。

有一个十岁的男孩患牙疼，他去找本村刚结婚的新娘给他摸一下。谁知男孩见了新娘之后，喜欢的不得了。他每天都要想尽一切办法看到新娘，如果他一天看不到新娘，似乎太阳就不会下山。
每天如此，光阴很快过了十年，新娘的男人因病去世了，此时男孩也已成了二十岁的大小伙子。他正好借此机会天天到新娘家中帮她做一切事情。这样时间长了，村中的人风言风语也就多了起来，使他们的日子不好过。于是，他们商定逃离村庄，去过一种世外桃源的生活。他们去了深山老林，找到一个较平坦的山头，在山上盖起了两间小屋，修了一条上山的阶梯路，还养了鸡、养了狗，过起了与世隔绝的生活，演绎出一出现实片的“神雕侠侣”！
女方与前夫生有四个儿子，现在又生了四个儿子，孩子们都在山下独立生活，山上只有他们夫妻二人。
媒体报道此事时，女的已八十岁，男的七十岁，身体都很健康，很安逸，很幸福。

爱情，人间永恒的主题！

游高桥四咏

张  辉

（一）

高桥古镇久闻名，
麦丰酒家客悠悠，
盛年麦丰酒家醉，
年年麦丰楼外楼。（1）
（二）

黄浦江水潜海流，
江海鱼虾分别游，
两江相会波不兴，
万吨巨轮劈浪行。

（三）

滨江公园沿江行，
树高林密影难留，
春花凋尽稍无趣，
秋花似锦再来游。

（四）

一千八百荒草滩，（2）
种花栽树生态变，
游人赞颂景致好，
党为群众解忧患。

注：（1）酒家名称“麦丰楼”为三农连销店。
（2）1800亩为现在森林公园面积，还有二期工程，比现在面积还要大。

2014年5月
祝母校六十大庆
陈浩明

母校六十大庆，政教专业首届在沪学生及老师顾翔、江子翔等十六人欢聚庆祝。八十四岁学生陈浩明书小诗一首，以示庆贺。
同学一甲子，
耄耋重聚首。
执手细端详，
风韵仍如旧。
晚年逢盛世，
母校更显优。
相约十年后，
策杖再回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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